
出土漢印零識（二則）

徐俊剛

一

新疆拜城多崗墓地 Ｍ２７５漢墓出土了一枚銅印（Ｍ２７５∶２，圖１），方形瓦鈕，長

１．６、寬１．４、通高１．１５釐米，印臺高０．６釐米，印文四字“田□私印”。 〔１〕

圖１

·５７２·



〔１〕

本文寫作得到 “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博士創新資助項目 ” （項目編號

犆犜犠犡２０１５犅犛０２３）的資助。

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克蘇地區文物局，拜城縣文物局： 《拜城多崗墓地》

第２０５—２０６頁，彩版九〇，７，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４年。



今按，未釋之字當爲“起”。 將印面翻轉之後，該字作“ ”，左部从走，右部可摹

作“ ”，即“己”。 “己”的這種寫法還見於如下一些漢印中：

《漢銅印叢》第９頁：一紀私印 〔１〕　 《漢徵》第５８１頁：陳萬紀

《漢徵》第５８１頁：紀鳳　　 《漢徵》第６８頁：趙起印

則此印文當釋爲“田起私印”。 “起”是戰漢時期較爲常見的人名用字，如戰國有名將

吴起、白起，秦印中有枝起、粱起， 〔２〕見於漢印的除上舉趙起外，還有高起、馬起、陳起

等（《漢徵》第６８頁）。

漢代“起”字从“巳”、从“己”者兼而有之，這一差異在戰國（包括秦代）文字中已經

出現，如楚、齊文字“起”多从“己”，燕、三晉、秦文字“起”多从“巳”（見下表），由此我們

可以窺及漢代“起”字兩種寫法的大體來源。 從古音上講，“起”是溪紐之部字，“己”是

見紐之部字，“巳”是邪紐之部字，三字韻部相同，其不同爲溪、見二紐屬喉音，邪紐屬

齒頭音，雖然“己”、“巳”實爲一字分化，但從戰國以來，其讀音已經有所區别，這一定

程度上反映了各系文字在方言語音上的差異，而這一差異反映在字形上，在秦代“書

同文字”之後仍存留了相當長一段時間。

戰國、 秦 漢

楚 包山簡１６２ 新蔡簡乙二·五

齊 《陶録》３．４８５．５

　 《漢徵》

燕 　 《璽彙》３９５２ 《陶録》４．１８１．４

三晉
三十年冢子韓春鈹（《銘像》１８００８） 《彙考》第２４４頁

秦
睡虎地秦簡《日書甲》１３８背、１４０背

　

《秦代印風》

説文小篆

馬王堆帛書《經法》

《漢徵》

·６７２·

出土文獻（第九輯）

〔１〕

〔２〕

汪啓淑： 《漢銅印叢》，西泠印社１９９８年。

許雄志： 《秦代印風》第８７、１７６頁，重慶出版社１９９９年。



二

河南永城黄土山二號漢墓出土了兩枚木質穿帶印（Ｍ２∶１１５５見圖２；Ｍ２∶１１５６

見圖３），印章已因脱水而變形，兩面陰刻印文。 考古報告將 Ｍ２∶１１５５釋爲“□妾”，

Ｍ２∶１１５６“文字已變形難識”，僅命名爲“鳳鳥印”。 〔１〕

犕２∶１１５５正

　　　

犕２∶１１５５背

圖２

犕２∶１１５６正

　　　

犕２∶１１５６背

圖３

今按，Ｍ２∶１１５５正面未釋之字是“諸”字，所从“者”的寫法又見於以下漢印中：

《漢徵》第１０７頁：吕因諸　　　 《漢徵》第２７８頁：霍都

·７７２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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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永城市文物旅游管理局： 《永城黄土山與酇城漢墓》第７１—７２頁，彩版四四，大
象出版社２０１０年。



《漢徵》第３８４頁：褚农　　　 《漢徵》第４６５頁：徐奢

所以其印文當是“諸”、“妾”二字。 從考古報告公布的彩版來看，Ｍ２∶１１５６正面印文

也並非難識，很明顯是“諸”、“妾”、“信”、“印”四字。 我們認爲印文的讀法應該是“妾

諸”、“妾諸印信（信印）”，下面試作説明。

爲釋讀方便，我們首先將兩枚印的圖片翻轉（圖４）。 鑒於漢代私印中兩字印的讀

法一般都遵循自右至左讀的習慣，因此 Ｍ２∶１１５５正面印文當讀爲“妾諸”。

　　

圖４

四字印主要有如下幾種讀法（不完全統計），這裏爲了方便描述，我們仿照趙平安

先生討論秦代田字格官印的方法，將印面四字標爲１、２、３、４，作如下之形： 〔１〕

３ １

４ ２

印文讀法可舉例如下：

１２３４（徐延之印《十鍾山房印舉》〔２〕）

１３４２（贾幸之印《吉金齋古銅印譜》〔３〕）

·８７２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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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

〔２〕

〔３〕

趙平安： 《秦漢印章研究》第２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。

陳介祺： 《十鍾山房印舉》，中國書店１９８５年。

何昆玉： 《吉金齋古銅印譜》，上海書店１９８９年。



１３２４（夷遂之印《赫連泉館古印存》〔１〕）

１４３２（陽成與印《金薤留珍》〔２〕）

Ｍ２∶１１５６正面讀法屬於１３４２或１３２４，讀爲“妾諸印信”或“妾諸信印”。

結合印文内容與出土情况，釋爲“諸妾”也不適宜。 “諸妾”見於傳世文獻，意爲

“衆妾”，如：

《釋名·釋親屬》：天子妾有嫔。嫔，宾也，諸妾之中見宾敬也。〔３〕

《晉書·郭默傳》：掠胤女及諸妾，並金宝還船。〔４〕

《魏書·張讜傳》：皇甫氏歸，讜令諸妾境上奉迎。〔５〕

印文如釋爲“諸妾”，則説明“諸妾”是一種專屬的身份。 黄土山二號墓是已發掘的芒

碭山西漢梁國王陵中唯一一座墓道朝北的大型崖洞墓，在梁國王陵墓葬群中規格較

高，且出土有玉衣片、玉舞人等隨葬品，因而考古報告推測墓主應是西漢中期偏晚的

梁國某代梁王的王后， 〔６〕Ｍ２∶１１５６背面的鳳鳥圖案，也是其身份的象徵，顯然王后

與“妾”是有很大差異的，不會使用“諸妾”的璽印。

漢印中作“妾某”的私印很多，《漢徵》“妾”字頭下列舉數例，其中的“妾因諸”印，

可證“諸”可以作爲女子的名字。 王獻唐先生考證“妾字印”説： 〔７〕

男子之稱臣，猶女子之稱妾，今漢印中有妾字者，亦多爲兩面印，妾下名

上無姓，其另一面則爲姓名全文，如妾服背文張服，妾毋放背文周毋放，妾毋

請背文吕毋請（均見《印舉》），例與男子印相同。其於印上加妾字者，亦疑本

爲有官秩者之妻，或曾受封，或爲女官。《封泥考略》有妾聖、妾喻、妾連期諸

封泥，皆其用於簡牘者，《考略》云，當是后妃及宫中女官所用，殆近之矣。

·９７２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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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

〔２〕

〔３〕

〔４〕

〔５〕

〔６〕

〔７〕

羅振玉： 《赫連泉館古印存》，上海書店１９８８年。
《景印金薤留珍》，臺北故宫博物院１９７１年。
（漢）劉熙： 《釋名》第４９頁，叢書集成初編本，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。
（唐）房玄齡等： 《晉書》第１７１６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７４年。
（北齊）魏收： 《魏書》第１３７０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７４年。

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永城市文物旅游管理局： 《永城黄土山與酇城漢墓》第７９頁。

王獻唐： 《五鐙精舍印話》第１８３—１８４頁，齊魯書社１９８５年。



正如趙平安先生指出的，王氏的話基本正確，但失之絶對，妾也可以是一般女子的謙

稱， 〔１〕不過王氏所論對於“妾諸”二印却是很好的注脚。

下面討論 Ｍ２∶１１５５背面的印文。 通過比對正背面圖版（圖２），我們可以發現，

由於木印縮水變形，正面圖作左窄右寬，那麽背面圖應該是左寬右窄（可參考 Ｍ２∶

１１５６的情况），而實際圖片却與此相反，這説明背面圖其實是已經翻轉過來的。 考古

報告認爲背面可識圖案爲一鸛鳥從天而下，張口欲銜一鯉，其他部分模糊。 從彩版來

看，所謂“一鸛鳥從天而下，張口欲銜一鯉”是加了裝飾的“之”字，而其下的“印”字尚

可辨識，所从“■”也作張口的鳥形。 這種用鳥形、魚形作構件的“鳥虫篆”在漢印裏並

不鮮見，例如《秦漢鳥虫篆印選》裏收録的如下四例： 〔２〕

第８４頁：日利　　　 第８５頁：武意

第９５頁：王武　　 第９８頁：侯志

上揭四印都有用鳥形或魚形作爲筆畫的情况，尤其第四印“志”字所从“之”與 Ｍ２∶

１１５５背面的“之”字頗爲類似。 所以印面左側兩字應爲“之印”。

右側上下兩字，第一字左半部爲“工”，右半部似與古文字中“宿”字所从的“ ”相

同，但漢印“宿”字已作“ ”、“ ”（《漢徵》第３３１頁），且細審圖版可以發現，其右上角

並未閉合，可摹作“ ”，與“■”寫法相同，加上下面的筆畫，即“頁”。 該字从工、从

頁，也就是“項”。 第二字因木印變形而較難辨識，我們認爲應該是“君”，《秦漢鳥虫篆

印選》著録一枚“周君愛印” （第５６頁），“君”字與該字的筆畫特徵十分相近，

這樣 Ｍ２∶１１５５背面印文可釋作“項君之印”。 “項”應是墓主人的姓氏，“君”可能是其

尊號或字。

綜上所論，兩枚木印的印文應分别釋讀爲： 妾諸，項君之印【Ｍ２∶１１５５】；妾諸印

信（信印）【Ｍ２∶１１５６】。 可知這位西漢梁國某代王后名爲“項諸”，亦稱“項君”。 由於

·０８２·

出土文獻（第九輯）

〔１〕

〔２〕

趙平安： 《秦漢印章研究》第７６頁。

韓天衡： 《秦漢鳥虫篆印選》，上海書店１９８７年。



全部西漢梁國王陵的二十餘座墓葬迄今只發掘了八座，除了保安山一號、二號墓已確

認是梁孝王和王后的墓葬，餘者尚不能確認王世身份。 《漢書·文三王傳》中對梁國

歷代梁王都有記載，但王后僅見孝王王后李氏、共王王后陳氏、平王王后任氏，考古報

告將墓葬時代定在公元前１１８年至公元前２４年之間， 〔１〕歷經平、貞、敬、夷、荒五代

梁王，墓主人很可能是後四王中某位梁王的王后。 當然，梁平王王后任氏在元朔中因

睢陽人犴反告發“梁王與大母争尊”，被歸咎爲“首惡”而“梟首於市”， 〔２〕此後梁平王

是否另立王后不得而知。 如本文考釋不誤，可爲西漢梁國的歷史作一點補充。

引書簡稱：

《漢徵》———羅福頤： 《增訂漢印文字徵》，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１０年。

《陶録》———王恩田： 《陶文圖録》，齊魯書社２００６年。

《璽彙》———羅福頤： 《古璽彙編》，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１年。

《銘像》———吴鎮烽： 《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。

《彙考》———施謝捷： 《古璽彙考》，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２００６年。

（徐俊剛　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；出土文獻與中國

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　博士研究生）

·１８２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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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

〔２〕

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，永城市文物旅游管理局： 《永城黄土山與酇城漢墓》第７８頁。
（漢）班固： 《漢書》第２２１４—２２１５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６２年。


